妈妈的嫁妆

自行车在妈妈依依不舍的眼光中被送上收买佬的三轮车，她有好长一段时间都在叹息说：怎么只卖了5元钱，唉！

记得在20世纪的六七十年代，人们结婚时要置办嫁妆，那时最流行的就是讲要“三转一响”，“三转”就是指缝纫机、自行车和手表，“一响”就是收音机。

外公是一个教书匠，家里虽然还勉强过得去，但因为舅舅还在读书，所以妈妈出嫁时外公就很坦率地对她说：“三转一响”肯定是办不全的，看在弟弟还在读高中的份上，你就选其中的两样吧！做父母的能力就是如此了！妈妈很懂事，就挑了实用的自行车和缝纫机。

或许在今天看来，这样笨重又老气的东西一文不值，但当时可是风光无比的。

据妈妈说，她的婚嫁队伍一出现，几乎整条村子的人都出来看热闹了，他们羡慕的眼珠都快要掉到地上了。而且，自此以后缝纫机和自行车成了我家最显眼的风景线，一直被摆放在家中最醒目的地方，一旦不用的时候就马上用一块干净的红布盖上防尘，妈妈还经常会小心翼翼地东擦擦西擦擦——真可谓是呵护备至，照顾周全。

先说那辆永久牌自行车吧，黑色的车身，中间有一条结实的横梁，放着爸爸专门为我们小孩子做的一个木椅子，看起来很拙笨。爸爸有空的时候，会用自行车轮流送我们去周围玩。那时候孙文西路道路还比较狭窄，但爸爸的车技很好，我们的自行车总可以在人群中自如地穿梭。一路叮当的铃声撒过，就像我和弟弟快乐时候发出的稚嫩笑声，久久在小巷子里回荡。

我最记得那时候走亲戚，也是用单车作为主要的交通工具。妈妈用背带背着弟弟坐后座，我坐在横梁的小木椅上，当时沙朗一带公路旁边都是水田和鱼塘，触目所及都是美丽的田园风光。只见翠绿的瓜苗肆无忌惮地蔓延满篱笆，墙壁一样厚实的绿叶上面点缀着朵朵黄色的、白色的丰硕的花朵，还有一条条水嫩嫩的黄瓜、冬瓜、苦瓜在烈日下蓬勃地生长着，勤劳的农民在田地边忙碌着，偶尔抬起黝黑黝黑的笑脸……我伴随着颠簸不平的公路哼唱着幼儿园老师教的儿歌，爸爸在一旁不时提醒：小心坐好，不要乱动！妈妈背上的弟弟一定是睡得像小猪一样惬意，嘴边还挂着不易察觉的笑容……

每每想起这温馨恬美的画面，我心里都感觉瞬间变得柔软无比。那微微的轻风好像还轻轻吹过我脸庞……

还有那台缝纫机，妈妈经常用它来帮我们做衣服。严格来说，是补衣服。因为做新衣服一般都是一年一次，而平时我们顽皮的时候把衣服钩坏了，穿久了脱线了，妈妈都会坐在缝纫机前踩啊踩的，好像不知道疲倦！记忆中，我们深夜的时候都甜蜜地睡去了，半夜醒来却还依旧能听见那熟悉的响声，还看见妈妈带着血红的双眼，在昏黄的灯光里，为我们缝补衣服的背影。

时光荏苒，记不得什么时候开始，妈妈的这两件嫁妆开始悄然退出我们的生活。应该是第一次搬新家吧，我们从原来的工厂宿舍搬到竹苑小区，缝纫机实在太占地方了，所以不得已妈妈忍痛割爱将其送给了一个远房的亲戚。

自行车的命运还好点，虽然已经破旧了，但它被妈妈安置在楼下的车房里，只是它被大家使用的频率越来越低了。爸爸买了一台男装的摩托车，上下班、送我们姐弟俩到学校、一家走亲戚——它当仁不让成为了我们的新宠。

可是有天，妈妈也买了女装的摩托，车房没有地方了，自行车在妈妈依依不舍的眼光中被送上收买佬的三轮车，她有好长一段时间都在叹息说：怎么只卖了6元钱，唉！

我马上接茬道：“妈，换了我白送也不要了！那么丑的东西！”

就这样，妈妈的最后一件嫁妆也终于永远地消失在大家的视线里了。

去年“五一”表姐结婚，妈妈也被请去做参谋团团员。一回家，她就对着我嚷嚷：“闺女啊，看来啊，我们是连把你嫁出去的能力都没有了！”

我忙问怎么回事。妈妈说，表姐丈夫家出钱买了新房，思来想去，小两口什么也不缺，姨妈和姨丈最后决定买一辆小车作为爱女的嫁妆。

“我还以为天要塌下来啦，原来如此！妈，你也真太落后了，现在是新结婚时代，男买房，女买车是很正常的事情啊！我几个姐妹都是这样置办嫁妆的！没有什么稀罕！”我听完后，一脸的不屑！

我的无心之言，却直让老太太听得心惊肉跳，两眼呆滞，可怜她可能还沉浸在自己那时候简单的自行车加缝纫机的简单操办上，心理上好像无法接受这残酷的事实，立马脸上呈现出沮丧万分的神情——我知道她是慨叹我这样的主上班了还吃家里住家里的，竟然到头来还要伸手问二老要一辆簇新簇新的小车，她是怎么样也接受不了这“噩耗”的！

我赶紧安慰道：“哎呀，妈，你放心，我是不要小车的，因为现在汽油价格一路高升，供养贵啊。将来真结婚，我现在用的摩托车就可以做嫁妆了。不过，妈，你都有赚了，将来我弟媳妇可以让您老人家平白无故地坐上簇新簇新的小汽车！看来，您老人家日后就是买菜都是专车接送喔！”

老太太茅塞顿开，一张老脸顿时成了一朵揉皱的菊花：“哎，我怎么就没有拐过弯来！是啊，看来我得做好充分的思想准备迎接这簇新簇新的小轿车啊！”

瞧瞧，哎，这新年代的牛气嫁妆可把老太太给乐成啥样了！时代真的是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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